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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大数据与数据
科学视角

∗

朝乐门

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重要变革。 本文首先分析大数据时代信息资

源管理研究面临的四个主要挑战：研究假定有待重新审视，研究范围亟待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式需要多样化，主要

应用场景已发生变迁；其次，探讨了数据科学的研究进展以及数据科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内在关联；接着，提
出了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主要变革：从信息资源的管理到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从模式在先到模式在后或

无模式，从目标 ／ 任务驱动型管理到数据驱动型管理，从计算密集型应用到数据密集型应用，从基于知识的研究范

式到基于数据的研究范式；最后，提出了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研究问题：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治理、信息

资源的保障方法、信息资源的深度加工、信息资源的规范分析、信息资源的快速洞见、信息资源的产品化研发、信
息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图 ４。 表 ２。 参考文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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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ｎ ＩＲ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３ ｄｅｅｐ ｗｒａｎｇ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ｉｄ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Ｒ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４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ＩＲＭ． ５ ｏｎ ｔｉｍ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ｉｍ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７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 ｆｉｇｓ． ２ ｔａｂｓ． ４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　 引言

近年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特征之

一是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外延，尤其是外围或应

用问题的关注过多，反而忽视了信息资源管理

理论本身，如对信息资源管理特有科学问题的

关注程度及自身知识体系的建设力度不够，导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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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息资源管理的外延越来越泛，而其内涵却

尚无实质性突破，基本上停留于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Ｄ［１］ 、
Ｈｏｒｔｏｎ Ｊ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Ｗｏｏｄｙ［２］ 、 Ｍａｒｔｉｎ Ｗ Ｊｏｈｎ［３］ 、
Ｒｉｃｋｓ Ｂｅｔｔｙ Ｒ［４］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Ｊｏｈｎ Ｒ［５］ 、孟广均［６］ 、
马费成［７］ 、胡昌平［８］ 、赖茂生［９］ 、霍国庆［１０］ 、卢
泰宏［１１］ 、王万宗［１２］ 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 信息

资源管理及其相关领域的期刊论文和图书专著

的选题也证明了这一点，多数研究停留在计算

机科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
传播学等学科在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问题。
从整体上看，近几年来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

究广度越来越大，但研究深度却停滞不前，其学

科竞争力并未得到显著提升。
为此，本文以大数据时代为研究背景，以数

据科学为主要理论基础，重新审视信息资源管理

学科研究，提出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设

想。 主要内容如下：第 １ 部分深入探讨大数据时

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挑战；第 ２ 部分调查

分析数据科学的研究进展及其在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第 ３ 部分提出下一代信息资源

管理理论及其主要变革；最后，提出下一代信息资

源管理中的新研究问题及几点个人建议。

１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大数据挑战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起源于 １９７０ 年代的美国

政府文书管理（记录派），之后于 １９８０ 年代进入

美国企业管理领域 （ 信息系统派），再后来于

１９９０ 年代进入图书情报领域（信息管理派），经
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过程，形
成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三个主要学派。 然

而，信息资源管理的不同学派建立在同一个前

提之上， 即人们开始认识到信息是一种 “ 资

源” ［１３］ 。 因此，早期的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

主要“以资源为中心”开展。 但是，由于人们开

始意识到用户需求在信息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地

位，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呈现出“以资源为中心”
转向“以用户为中心” 的演变过程［１４］ 。 从研究

对象看，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已发展成为五个主

要研究领域：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企业信息资源

管理、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

和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带

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 其中，“新机遇”主

要表现两个方面。 一是原先我们无法（或不可

能）找到的“数据或信息”，现在可能找到；原先

难以完成的计算需求（如数据的实时分析），如
今可以实现。 二是信息和数据的问题重新受到

高度关注，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等与信息资源

管理相关的学科开始兴起，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发展得到了新动力。 “新挑战” 主要体现在，
原先我们一直认为“正确或最佳”的理念、理论、
方法、技术和工具越来越凸现出其“局限性”，在
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改变思考模式和研究范

式［１５］１１ 。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在大数据时代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如图 １ 所示。

１．１　 研究假定有待重新审视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信息资源管理带来的

第一个挑战是“需要重新审视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的研究假定或大前提”。 对传统信息资源管

理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信息资源

管理研究的三个学派具有各自的研究假定或研

究前提。
（１）记录学派普遍认为信息资源是“死”的

或“被动”的，而人是“活”的，因此，需要事先定

义其结构，然后按照已定义好的模式要求进行

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存储、检索、利用与服

务。 记录派的起源文献《联邦报告法案》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ｃｔ）（１９４２）和《文书消减法》（Ｐａ⁃
ｐｅｒｗｏｒ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 － １３０ 号通报》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均体

现了这一特点。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信息资源

管理普遍认为，信息的无序、冗余和不一致性将

导致后续处理的复杂度，需要对其进行预处理，
重视的是信息和数据的强一致性。

（２）信息系统学派所关注的是“计算密集型

问题”。 信息系统派起源于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其研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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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面临的挑战

究往往是面向计算密集型问题———计算是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主要瓶颈和难点所在。 例

如，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 提出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信息系统

管理领域的 １５ 个关键问题［１７］ ，绝大多数为计算

密集型问题。 但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

计算的出现，信息的采集、计算和存储等“计算

问题”不再是信息资源管理的瓶颈，而信息资源

管理的难点从计算转向数据，“数据密集型问

题”成为另一个关注点。
（３）信息管理学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为中心，认为信息是“稀缺” 资源，需要通过搜

索和检索技术帮助用户找到其所需信息。 传

统信息资源管理中查准率和查全率是两个重

要指标，决定服务质量的好坏。 但是，随着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进入数据富足供给时

代，信息已不再是“稀缺资源” 。 与此同时，用
户体验成为信息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
如，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 的调查发现，“页面的显示

速度每延迟 １ 秒，网站访问量就会降低 １１％，
从而导致顾客满意度下降 １６％” ；Ｇｏｏｇｌｅ 认为

“响应时间每延迟 ０􀆰 ５ 秒，查询数将会减少

２０％” ；Ａｍａｚｏｎ 认为“响应时间延迟 ０􀆰 １ 秒，营

业额下降 １％” ［１８］ 。
因此，信息资源管理需要重新审视这些研

究假定，探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

基本假定和大前提：第一，信息资源是否可以被

管理，除了被动属性，它是否也有主动或驱动属

性；第二，信息资源管理的难点来自于计算还是

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关注的是计算密集型问题

还是数据密集型问题；第三，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的时代背景是信息资源相对匮乏还是信息资源

已相对富足，是满足用户的显性需求还是隐性

需求。 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　 研究范围亟待进一步明确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信息资源管理带来的

第二个挑战是“进一步明确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研究范围”。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不管是广义

上还是狭义上，关注的都是信息资源要素（如信

息内容、信息设备、信息人员、信息系统、信息网

络）本身的管理。 例如， 信息资源管理之父

Ｈｏｒｔｏｎ 认为，信息资源管理是对一个机构的信息

内容及其支持工具的管理［１９］ 。 但是，这种信息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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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本身的管理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的领域

来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能否胜任和擅长？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可能从一个层面

反映了这一问题。 随着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深

入，研究范围的不确定性及不断拓展导致了其

区别于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信息传播与交流理

论、系统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不清，与其他

学科交叉过多，大数据时代其学科竞争力和贡

献尚未突显。
为此，大数据时代需要进一步明确信息资

源管理学科的研究边界和研究范围，尤其探讨

是否要研究“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问题。 需要

说明的是，“信息资源（本身） 的管理” 和“基于

信息资源的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表达

的是基于信息资源的决策支持、产品开发和流

程再造等，超出了以信息资源本身管理为中心

的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范畴。

１．３　 研究范式需要多样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信息资源管理带来的

第三个挑战是“继承和创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

的研究范式”。 虽然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分为记

录派、信息系统派和信息管理派等不同派别［１３］ ，
但是他们的基本研究范式都是一样的，即采取

知识范式，属于理论完美主义范畴。 知识范式

认为知识才是力量，重视的是如何用知识解读

信息资源以及将信息资源转换为知识。 但是，
将信息转换为知识往往需要对应特定领域的知

识，而信息资源领域的专家学者往往缺少领域

知识或局限于个别领域知识内，难以做到将数

据或信息转换为知识。
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兴起了另一种研究

范式———数据范式。 知识范式与数据范式的区

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基于知识的，即从大量实践

（数据或信息）中总结和提炼出一般性知识（定

理、模式、模型、算法和函数等） 之后，用知识去

解决（解释）问题，其特点是“问题—领域知识—
问题”，即根据“问题”找“领域知识”，并用“领

域知识”解决“问题”，具有很强的领域差异性的

特点；后者是根据“问题” 找“数据”，并直接用

“数据”解决“问题”，即在不需要将“数据”转换

为“ 领 域 知 识 ” 的 前 提 下， 进 行 “ 问 题 ” 解

决［１４－１５］ ，其思维模式是“问题—数据—问题”，
其应用往往不局限于特定领域中问题的解决。
可见，相对于知识范式，数据范式更具有领域通

用性的特点，更适用于包括信息资源管理在内

的跨学科问题的解决。
为此，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需

要探讨研究范式的转变或多样化问题，尤其是

如何将数据范式应用在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
通过知识范式和数据范式的并存，实现信息资

源管理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数据范式的引入可

以较好地弥补以知识范式为主导的信息资源管

理理论对其他应用领域知识的高度依赖性，更
好地避免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因缺少具体

应用领域知识或经验而导致的根本局限性，改
变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实践性不足的现状，最终

增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核心竞争力。

１．４　 主要应用场景已发生变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信息资源管理带来的

第四个挑战是“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应用场景

发生了变迁”。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是在信息资

源比较稀缺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应用场景

是信息资源稀缺且被组织机构（如政府、企业、
图书馆等）认为是其主要资源。 但是，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主要应用

场景，主要体现在：
（１）大数据时代，信息与数据不仅仅是一种

“资源”，而是已成为“资产”。 因此，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应将信息资源作为一种“资产”来管理，
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层次的管理。 资产和

资源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权属、劳动增

值、财物价值和可直接市场交易等属性。 因此，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不能脱离于其人文、法律、道
德、市场、经济环境。

（２）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不再处于供给

不足状态，开始进入一种富足供给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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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中重视的信息资源搜

索、组织和检索等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关注的

主要问题。 相反，如何在信息与数据富足供给

时代，从大数据中快速洞见有价值的信息，并将

其转换为行动才是新的关注点。 因此，信息资

源管理的应用场景已从信息资源的“搜索与检

索”转向“洞见与增值”。
（３）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信息需求不再局限

于文书、文献、记录类数据，已拓展至图像、多媒

体、视频、音频、富媒体等不同载体的信息资源。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在文献载体类信息的管

理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对其他载体类

型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并不深入。 因此，信息

资源管理研究的应用场景已从“文献信息资源”
的管理转向“大数据信息资源”的管理。

２　 数据科学的兴起及与信息资源管理的
关联

近年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一门与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密切关联的新兴学科———数

据科学。 数据科学是大数据及其背后的新理

念、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应用和实践的总称。
数据科学的出现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带来

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２．１　 数据科学

１９７４ 年，图灵奖获得者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ｕｒ 在其著作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中首次明确提

出数据科学 （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概念［２０］ 。 Ｄｒｅｗ
Ｃｏｎｗａｙ 的数据科学韦恩图［２１］ 首次解释了其学

科定位及其学科交叉性和面向领域实务的特

点。 目前，数据科学是一门以“数据”，尤其是

“大数据” 为研究对象，并以数据统计、机器学

习、数据可视化等为理论基础，主要研究数据加

工、数据管理、数据计算、数据产品开发等活动

的交叉性学科。 数据科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有：
大数据及其运动规律的解释、从数据到智慧的

转化、数据洞见、数据业务化、数据驱动型决策

支持、 数据产品的研发和数据生态系统的

建设［２２］１－８ 。
Ｇａｒｔｎｅｒ 的数据科学成长曲线 （ Ｈｙｐｅ Ｃｙｃｌ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 较好地反映了数据科学的发

展现状———数据科学不同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

不同：Ｒ、模拟与仿真、集成学习、视频与图像分

析、文本分析等趋于成熟；语音分析、模型管理、
自然语言问答等开始投入实际应用；公众数据

科学、模型工厂、算法市场、规范分析处于理论

探讨和快速发展之中。 然而，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 的数

据发现等面临着可能要消失的命运。
从学术研究看，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两种

不同方向进行：一种是首先将数据科学作为一

个独立的新学科来研究，系统梳理数据科学的

理论体系，最终将数据科学理论应用到不同学

科领域。 另一种是以不同学科领域为基础，研
究特定学科领域（如材料科学、金融、医学、新

闻、能源等）中的大数据问题，从不同视角和目

的研究数据科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材料数据

科学、金融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数据新闻、能源

大数据等。 就目前而言，相对于第二种研究方

向，第一种研究方向上的研究较少。 但是，第一

种研究维度聚焦数据科学本身，能够更好地代

表数据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整体研究水

平。 目前，在数据科学的第一种研究维度上讨

论议题主要集中在数据范式、数据驱动、大数据

智能、数据密集型问题、数据加工、用户体验、大
数据分析、算法可扩展性、数据产品开发和大数

据人才培养等方面［２４］ 。

２．２　 数据科学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

从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对数据、信
息和知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看，数据科学本应

是信息资源管理的子学科或新分支，或者信息

资源管理领域应是数据科学的主要推动者。 但

是，现实并非如此。 数据科学领域由计算机科

学和统计学领域在主导，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对

数据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的贡献不大，主要原因

在于，近几年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多数研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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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上层应用和外围拓展类问题，并没有关

注自身的核心科学问题。 相反，数据科学的出

现对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需要重新审视其理论基础、
学科定位、对数据或信息的认知以及研究范式。
因此，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重新审

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将研究重点回归至信息

资源管理本身的核心问题，进而提升信息资源

管理的学科竞争力和社会贡献。
数据科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在联系是现

阶段相关研究的新兴话题之一。 Ｊｏｈｎ Ｓｐａｃｅｙ 认

为“数据科学侧重于从数据中发现知识和可用于

指导行动的信息，而信息科学侧重的是信息的存

储与检索” ［２５］ 。 叶鹰和马费成认为“数据科学和

信息科学在理论逻辑与技术方法上一脉相承，数
据科学继续维持信息科学基本原理” ［２６］ 。 朝乐

门在深入探讨数据科学与领域知识之间的内在

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数据科学将成为信息科学

领域知识的新理论基础，并为其提供重要的方

法、技术和工具［２７］ 。 就目前而言，二者在以下问

题上已相互渗透。
（１）研究对象。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以

信息资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具体实践中通常并

非直接研究“信息资源”本身，而是先采用计量和

记录方式将 “信息资源”转换为“数据”之后进行

研究。 数据科学是以数据尤其是大数据为主要

研究对象。 因此，二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相互交

叉。 以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经典理论———ＤＩＫＷ 模

型（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 数

据 ／ 信息 ／ 知识 ／ 智慧模型） ［２８］ 为例，此模型在数

据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且演化成为 ＤＩＫＵＷ
模型（数据 ／ 信息 ／ 知识 ／ 理解 ／ 智慧模型） ［２９］ ，表
现出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交叉特征。

（２）活动和流程。 在实际工作中，信息资源

的处理流程和数据处理活动并非相互独立，而
是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信息资源管理和数

据科学对应的是同一个处理流程及其所包含的

活动，而主要区别在于所关注的视角和层次不

同。 信息资源管理侧重的是从“业务视角”研究

上层的粗粒度处理过程，包括用户需求分析、信
息来源分析、信息采集与转换、信息组织、信息

检索、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

的传播和服务等关键活动。 然而，数据科学侧

重于从“数据视角”研究底层的细粒度处理流程

（见图 ２），包括数据化、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
据呈现和应用，以及数据产品的提供［２２］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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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据科学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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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论基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了

从现实世界到数据世界的映射进程，将原本分

散在信息科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信息论、系统

论、控制论、传播与交流理论等底层理论中的

“数据问题”从各自学科之中独立出来，逐渐聚

焦到一门新兴学科———数据科学。 信息资源管

理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信息

传播和交流理论等［３０］ 。 可见，数据科学与信息

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有很多相互交叉之处。 从

长远看，数据科学对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影响

在于将进一步抽象基础科学中的“信息资源问

题”，并为信息资源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信
息资源管理不再直接面对传统理论基础，如图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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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数据科学将成为 ＩＲＭ 的新理论基础

３　 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变革

通过对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所面

临的挑战以及数据科学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之

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下一代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变革（见图 ４）。

３．１　 研究重点：从信息资源的管理到基于信息

资源的管理

　 　 通常，信息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

的信息资源”主要是指信息内容， “广义的信息

资源”则包括信息内容以及与信息内容相关的

信息技术、信息设施、信息人员等［３１］ 。 但是，不
管是狭义信息资源还是广义信息资源的管理，
二者均关注信息资源本身的管理。 以信息资源

本身的管理为中心的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两个

明显的局限：一是从理论研究角度看，信息资源

包括信息、人、财、物等多个生产要素，而这些要

素的研究往往分散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信息资

源管理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并不占优势。 二是

从实践应用角度看，信息资源管理并没有脱离

其他生产元素，无法独立进行管理，社会上也不

存在对应的独立部门或人才岗位需求。
然而，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是任何学科都

未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主

要关注的是如何基于信息资源来设计、优化和

评价管理活动，其研究范式是数据或信息资源

驱动的，而不是组织机构的目标和决策驱动的，
可提升组织机构管理和决策活动的敏捷性和客

观性，防止出现主观错误和认识性偏差。
从信息资源本身的管理到基于信息资源的

管理的转变，对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具

有以下重要意义：①继承和发展学科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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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变革

于信息资源的管理” 是“信息资源（本身） 的管

理”的进一步深化，可明确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

研究范围；②明确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学科定

位，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重点从“信息资源

（本身）”转向“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活动”，提
升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竞争力。

３．２　 研究对象：从模式在先到模式在后或无

模式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尤其是狭义信息资源

管理的基本思想是“模式在先，数据在后”，其基

本做法如下：事先定义组织的信息资源模式（如

管理目标、数据结构和模式信息等），然后按照

模式要求采集、整序、组织、存储、检索和分析信

息资源。 但是，在大数据时代，很多信息资源的

模式是不断变化的，根本不存在尚未定义模式

信息之时就需要“管理”的信息资源。 以 ＮｏＳＱＬ
数据库为例，其中存储的信息资源是以 Ｋｅｙ⁃

ｖａｌｕｅ、Ｋｅ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Ｋｅｙ ｃｏｌｕｍｎ 或图形式存在

的，其模式信息是非常简单的或根本没有模式

信息。 因此，信息资源管理需要重视对“模式在

后或无模式”信息资源的研究。 模式在后或者无

模式的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信息资源的

生成、采集和存储活动不需要事先定义其模式

信息，信息资源以无模式形式存储在非关系型

数据库之中，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不再是仅仅处

理有模式的数据，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大前提

和基本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无模式或模式在后的信息资源的管理，将

会是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新议题，其重要意义

在于：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转变信息资源

管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信息资源管理的

研究重点从结构化数据的管理转到非结构化数

据的管理，这满足了大数据时代的主流应用需

求；模式在后或无模式类信息资源的管理将进

一步拓展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内容，使信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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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理论能够顺应大数据时代的主流需求，
避免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局限在自己的原有

研究范畴。

３．３　 研究模式：从目标 ／任务驱动型管理到数据

驱动型管理

　 　 目标 ／ 任务驱动是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的主

要特点之一，即先制定目标（或任务、需求等），
然后将既定目标作为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依

据，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取决于既定目标，具有显

著的目标驱动特征。 与其他类型资源（如材料、
能源等）不同的是，信息资源具有可共享、动态

演化和可转换的特点。 信息资源的可转换性体

现在信息资源可以转换成材料或能源资源，它
是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关注点。 信

息资源向材料资源和能源资源的转换过程通过

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一是“加法方式”，即信息

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提升材料和能源资源的价

值或（和）收益；二是“减法方式”，即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可降低材料和能源资源的成本或（和）
风险。 从信息资源到材料资源和能源资源的转

换过程具有较强的实时性，其关键在于如何实

现数据驱动［３２］ 或信息资源驱动，即如何基于信

息资源自身的特点即运动过程来驱动其管理

活动。
相对于上述目标 ／ 任务驱动型信息资源管

理而言，数据驱动型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优点

体现在：①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性，避
免管理活动过于主观；②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工

作的敏捷性，使管理过程随着信息资源本身发

生改变，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应用环境；③实

现信息资源管理的智能化，通过“数据驱动＋人

工智能”的方式，信息资源管理工作更具有智能

特点，实现信息资源向智慧的转化。

３．４　 研究难点：从计算密集型问题到数据密集

型问题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侧重的是计算密集型问

题，个人计算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分布式计算、并行计

算、网格计算、物联网、云计算等计算技术曾是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这种研究传统

导致了信息资源管理专业与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交叉过多，其学科定位越来越模糊，面临学科竞

争优势越来越弱的潜在风险。 其实，信息资源

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以及早期代表性研究者对该

学科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即以信息内容（如记

录、文书等）为其研究中心，关注的是信息层面

的问题，而并非计算层面的问题。 但是，自 １９８０
年代信息系统学派兴起以来，ＩＴ 架构、文件系

统、网络传输、计算模式等计算层次的问题成为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
但是，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

ＮｏＳＱＬ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计算技术得到

突破性进展，计算问题不再是包括信息资源管

理在内的管理活动的主要瓶颈，人们主要关注

点从计算密集型问题转向数据密集型问题，数
据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主要矛盾。 在这种时代背

景下，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需求从计算密集型

应用转向数据密集型应用，必须将主要关注点

放在数据层面的问题，而不应局限于计算层面

的问题。 计算密集型问题是计算机类学科领域

擅长的，数据密集型问题才是信息资源管理类

学科领域擅长的。
从计算密集型应用转向数据密集型应用，

是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回归至其本位的主要表现

之一，可以避免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外延不断

放大和内涵不断掏空；另则可以凸显学科竞争

力，明确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领域与计算机类学

科领域在研究层次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性；同
时也有助于重新审视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

题，避免其在应用层次上的片面发展。

３．５　 研究范式：从知识范式到数据范式

根据范式理论的创始人库恩的观点，“特定

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

的公认的‘模式’，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

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

的所有东西” ［３３］ 。 马费成教授等通过基本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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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具、共同信念和价值实现等四个要素对信

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学科共同体进行特征分析［３４］ 。
从根本上讲，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传统研究范式均

属于“知识范式”。 与此不同的是，数据科学领域

重视的是另一种研究范式———“数据范式”，最有

代表性的是图灵奖获得者 Ｇｒａｙ 提出的科学研究

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３５］ 。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理论遵循的 “ 知识范

式”，主要表现有两种：一是试图从大量信息资

源中提炼和（或）挖掘出新知识之后，用新知识

来解决信息资源管理问题。 这种模式导致信息

资源管理领域不得不研究数据挖掘、知识发现

等计算机科学领域擅长的问题；另一种是信息

资源管理领域总是试图用“知识”来解决问题，
如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和企业信息资源管理，试
图用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来指导信息资

源管理问题。 然而，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人才

并非真正掌握政府管理或企业管理的知识与经

验，导致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难于深入并取得实

质性进展。 因此，从知识范式到数据范式的转

变，可以帮助我们差异化定位“专业信息资源管

理工作者”和“专业中的信息资源管理工作者”。
前者由于往往并不具备领域知识很难运用“知

识范式”来解决问题，而后者因为专业领域知识

的优势，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要强很多。 “专业信

息资源管理工作者”将何去何从以及如何提升

其竞争力和贡献力成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亟待

解决的重要命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意识到数据范式

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传统观念“知识是力量”，
大数据时代“数据也是力量”，人们可以基于大

数据直接（并非将数据转换为知识的前提下）解

决问题。 近年来，自动驾驶和机器翻译等领域

的成功证明了数据范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无

论是 Ｇｒａｙ 提出的第四范式，还是目前广为流行的

量化自我（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ｅｌｆ） ［３６］ 行动以及数据驱动

型决策支持（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ＤＳＳｓ） ［３７］ ，均运用了数

据科学特有的行动范式———基于“数据”解决问

题。 数据范式的兴起为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如何在不完全掌握特定领域的知

识和经验的前提下，用数据范式解决实际问题。

４　 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
议题

在分析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主

要变革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下一代信息

资源管理理论中需要重点研究的新议题，如表 １
所示。

４．１　 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治理

“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基于信息资源的管

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的管理对象为信

息资源本身，而后者的管理对象并不一定为信

息资源。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的是信息

资源本身的管理，而对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的

研究并不多。 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
仅需要研究如何管理其本身，更需要研究如何

基于信息资源进行其他资源的规划、配置、监

测、调度和优化。 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的重点

在于如何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实现财

务、人力、市场、材料等其他生产要素的管理，使
这些管理活动更为敏捷、高效率和低风险。

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治理问题研究具体

涉及以下方面。 ①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将数

据范式引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改变传统的

目标或任务驱动型管理模式，使信息资源管理

作为一种主动服务，提升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

社会地位。 ②信息资源的实时监测及动态优

化：通过对企业、政府等主体的内外信息资源的

实时监测，不断优化这些主体的信息资源管理

活动，提升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敏捷性。 ③基

于信息资源的安全策略与应急预案：将信息资

源纳入安全策略和应急预案的重点，并把信息

资源的跟踪和监测结果作为机构安全和应急预

案的重要依据。 ④信息资源的业务化：通过信

息资源的分析、开发与利用，为组织机构定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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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议题

序号 议题 主要研究问题

１ 基于信息资源的管理与治理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信息资源的实时监测与动态优化

基于信息资源的安全策略与应急预案

基于信息资源的治理

２ 信息资源的持续保障

信息资源管理的规划

信息资源管理成熟度评价

数据连续性保障

３ 信息资源的深度加工

信息资源的规整化处理

智能信息资源管理技术

人机协同信息资源加工方法

具有 ３Ｃ 精神的新兴人才培养

４ 信息资源的规范分析

模拟、仿真与优化

实时分析

分析结果的呈现

算法与模型

５ 信息资源的快速洞见

信息资源意识与信息资源素养

信息请求的快速响应

以资源为中心的计算模式

６ 信息资源的产品化研发

信息资源的潜入式应用

信息资源的业务化

信息资源驱动型服务

服务体验的重视

７ 信息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发

信息资源的产业化利用

信息资源生态系统

的业务活动，洞悉发展机遇，回避潜在风险。
⑤基于信息资源的治理：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制

定及其执行过程提供依据，从而规范基于信息

资源的管理活动。

４．２　 信息资源的持续保障

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如何做好企业、

政府等组织机构的信息资源保障工作成为大数

据时代的重要课题。 信息资源的保障是指根据

组织机构的业务需求与环境变化提供所需信息

资源，使其具备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快速应变的

能力。 如何不断供给主体发展所需的战略和业

务信息资源，使信息资源处于可用状态，成为现

代组织机构关注的新命题。
信息资源保障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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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①信息资源管理的规划：根据组织机构

的未来发展、业务需求和潜在风险，制定具有针

对性的信息资源规划，包括信息资源战略指定

和目标管理。 ②信息资源管理成熟度评价：通
过机构信息资源的成熟度评价，发现管理现状

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优化信息资源管理过

程和管理活动。 ③数据连续性保障：以包括数

据的可关联性、可跟踪性和可回溯性在内的数

据连续性保障为抓手［３８］ ，进行组织机构的信息

资源的质量评价，保证其信息资源处于可信和

可用状态。

４．３　 信息资源的深度加工

信息资源的加工（ Ｗｒａｎｇｌｉｎｇ 或 Ｍｕｎｇｉｎｇ）是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与信息

资源处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不同的是，信息资源加工

更加重视的是人在信息资源处理过程中的主动

作用。 信息资源的加工过程并非是常规性处理

过程，而是一种不断增值、创新、批判、洞见和发

现的过程。 信息资源的增值加工过程主要依赖

于信息工作者的 ３Ｃ 精神，即创造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ｅ）设
计、批判性（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思维和好奇性（ Ｃｕｒｉｏｕｓ） 提

问。 可见，信息资源的加工是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与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区别之一。
信息资源的加工需要研究如下具体问题。

①信息资源的规整化（ Ｔｉｄｙｉｎｇ） 处理：通过数据

柔术（Ｄａｔａ Ｊｕｊｉｔｓｕ） ［３９］ ，将信息资源的模态转换

为算法和模型所需要的模态， 进而将混乱

（Ｍｅｓｓｙ ）信息 ／ 数据转换为规整（ Ｔｉｄｙ Ｄａｔａ） 信

息 ／ 数据［４０］ ；②智能信息资源管理技术：将下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积
极探索面向信息资源管理的人工智能技术；
③人机协同的信息资源加工方法：重视混合智

能技术（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４１］ 在信息资源管理

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人与计算机在信息资源加

工过程中的互补性优势；④具有 ３Ｃ 精神的新兴

人才培养：信息资源加工不仅为信息资源管理

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也为信息

资源管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培

养具有 ３Ｃ 精神的信息资源管理专门人才。

４．４　 信息资源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分析学价值扶梯模型（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 ［４２］ ，从复杂度和价值维度看，数
据 ／ 信息分析分为四种：描述性分析、诊断性分

析、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 传统信息资源

管理中对描述性分析、诊断性分析和预测性分

析的研究较多，对规范性分析的研究相对较

少。 但是，在描述性分析和诊断性分析的问题

上，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优势更加明显，而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数据分析的类型及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序号 类型 主要关心的问题 价值
复杂

程度

在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理

论中的应用和关注程度

１ 描述性分析 过去发生了什么？

２ 诊断性分析 为什么发生？

３ 预测性分析 未来会发生什么？

４ 规范性分析 如何改变未来？ ↓

低

高 ↓

低

高 ↓

多

少

　 　 规范性分析是指如何通过模拟和仿真技

术，实现优化和决策的目的。 规范性分析需要

将分析对象置于信息资源生态环境中进行分

析，识别信息资源的各利益主体，并将其放入业

务、道德、法律、市场、政策环境之中，进行不断

的模拟和仿真，从而得出最优策略或优化方案。
因此，在规范性分析的问题上，信息资源管理学

科的优势更加明显。 信息资源的规范性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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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①模拟和仿真：将仿真技术引入信息资

源管理中，将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置入其真实业

务、经济、产业、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中，通过不

断调整环境参数和信息资源管理活动的变量来

求解最优解决方案。 ②实时分析：传统信息资

源管理中分析活动的实时性不高，导致其敏捷

性和应用价值受限。 为此，下一代信息资源管

理中应重视对实时分析的研究，将流处理技术

等引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提升信息资源管

理的敏捷性。 ③分析结果的呈现：将数据的可

视化技术和故事化描述方法引入信息资源管理

中，使信息分析结果易于理解和记忆。 ④算法

和模型研究：信息资源的分析要求信息工作者

必须掌握一定的算法和模型。 在传统信息资源

管理中，多数信息工作者仅仅掌握方法论和方

法，而很少深入至统计模型和机器学习算法。 因

此，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工作者需要在掌握信息分

析的方法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面向信息

资源管理的算法 ／ 模型选择、算法优化、模型检

验、自动调参、特征工程等关键技术。

４．５　 信息资源的快速洞见

在数据科学中，数据洞见（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是指如

何从大数据中快速洞见有价值的数据并将其转

换为行动的能力。 同样，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也

需要这种能力。 传统信息资源管理中对信息检

索和搜索的研究较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信

息资源的采集、计算和存储能力有限，需要依靠

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采集所需信息。 但是，随
着物联网、云计算和 ＮｏＳＱＬ ／ ＮｅｗＳＱＬ ／ 关系云技

术的广泛采用，信息资源的采集、计算和存储能

力大幅度提升，人们开始进入信息资源富足时

代，由此凸显了另一个矛盾，即信息资源的洞

见———如何从海量资源中快速洞见真正有价值

的信息资源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业务之中。
信息资源的快速洞见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具体涉及以下研究点。
①信息资源意识或信息资源素养：需要培养信

息资源工作者的信息资源意识或素养，使信息

资源工作者具备善于发现有价值信息的素质，
提升他们的竞争力；②信息请求的快速响应：信
息资源管理中需要重点研究快速响应和服务能

力，对需求变化和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应变能

力；③以资源为中心的计算模式：信息资源管理

中应重点研究以资源为中心的计算模式，将资

源作为研究视角、触发点和主要依据。

４．６　 信息资源的产品化研发

在数据科学中，所谓的数据产品（Ｄａｔａ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并不限于“数据形态” 的产品，而泛指“能

够通过数据来帮助用户实现其某一个（些）目标

的产品” ［３９］ 。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亟待研究如何

基于信息资源开发出新的信息产品或通过信息

资源实现传统产品的更新换代。 信息资源产品

并不仅限于信息或内容形态的产品，而是通过

信息资源来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Ｇｏｏｇｌｅ 眼镜

就是一个典型的数据产品或信息资源产品，其
主要创新和增值来自于信息资源，而并非是材

料和能源资源。
信息资源的产品化开发中需要重点研究的

问题有：①信息资源的嵌入式应用：将信息资源

充分应用于材料和能源资源的开发之中，并将

信息资源嵌入到传统物质产品之中，从而实现

传统产品的创新；②信息资源的业务化：通过信

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重新定义或优化业务流程，
提升机构管理活动的敏捷性；③信息资源驱动

型服务：在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研发过程中，强
调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设计模式，通过信息资

源驱动方式实现信息资源的主动发现，提升信息

资源管理科学的应用价值；④对服务体验的重

视：信息资源管理需要重视服务体验，包括实时

服务、个性化服务和弹性服务能力。 信息资源服

务体验的提升需要加强对可视化技术和故事化

描述方法引入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４．７　 信息资源的资产化管理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的“资产”属性越

来越凸显。 信息资源管理中需要引入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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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将信息资源作为机构的重要“资产”来管

理。 信息资源的资产化属性要求我们在信息资

源管理研究中不能忽略来自市场、法律、经济、
道德、伦理等赋予信息资源的新特征，需要将信

息资源放回其生态环境中进行研究。 从“资源

化认识”到“资产化认识”是人们对信息认识的

一次升华，对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信息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需要重点探讨以下

问题：①信息资源的市场化开发，尤其是信息资

源的定价策略和交易机制的研究；②信息资源

的产业化利用，包括产业政策、资产化配置及监

管机制的研究；③信息资源生态系统研究，将信

息资源放入其所在的真实业务和社会环境中，探
讨包括信息资源的生产者、保管者、提供者、开发

与利用者、消费者、监管者在内的各主体的博弈

关系及其变化，通过规范分析，进一步优化这种

博弈关系，提升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实践意义。

５　 结语

如何继承和发展信息资源管理理论是值得

我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拥有不同的研究学派，相
互之间呈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 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在信息资源的认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产业、文献信息资源的分析、网络信息

资源的管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奠定了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发展基础。 因此，我们需

要更好地学习前辈们提出的信息资源管理理

论，掌握其精髓，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信息资源

管理业务之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数据科学的出

现，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

战。 机遇主要体现在包括信息资源在内的大数

据重新受到广泛重视，而挑战在于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的创新。 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

应抓住这一机会，重新审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回归信息资源管理的本位问题，进而提升信息

资源管理的学科竞争力和社会贡献。 因此，本
文提出下一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目的并不是

推翻传统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而是通过抛砖引

玉，共同探讨如何在大数据环境下继承和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 １ ］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Ｄ，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Ｋ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 Ｉｒｗｉｎ， １９８４．

［ ２ ］ ‘Ｗｏｏｄｙ’Ｈｏｒｔｏｎ Ｊｒ 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 ／ ／ Ａｓｌｉｂ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ＭＣＢ ＵＰ Ｌｔｄ， １９８５， ３７（１）： ９－１７．

［ ３ ］ Ｍａｒｔｉｎ Ｗ Ｊ．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 Ｉｎｃ， １９８８．

［ ４ ］ Ｒｉｃｋｓ Ｂ Ｒ， Ｇｏｗ Ｋ 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Ｍ］．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９８８．

［ ５ ］ Ｂｅａｕｍｏｎｔ Ｊ Ｒ，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ｕ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１９９２．

［ ６ ］ 孟广均， 霍国庆， 罗曼．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ｏ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Ｌｕｏ Ｍ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 ７ ］ 马费成，李刚，查先进． 信息资源管理［ Ｍ］．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 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Ｌｉ Ｇａｎｇ， Ｚｈａ

Ｘｉａｎｊ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 ８ ］ 胡昌平， 邓胜利， 张敏． 信息资源管理原理［ Ｍ］．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 Ｈｕ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 ］． 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４０



朝乐门：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大数据与数据科学视角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 ９ ］ 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教程［ 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 Ｌａｉ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０］ 孟广均， 霍国庆， 罗曼．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Ｈｕｏ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Ｌｕｏ Ｍ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１１］ 卢泰宏． 信息资源管理：新领域和新方向［ Ｊ］ ． 情报资料工作，１９９４（ １）：８－ １２．（ Ｌｕ Ｔａｉｈｏ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ｎｏｖｅ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４（１）：

８－１２．）

［１２］ 王万宗． 技术进步与信息管理学科群的形成 ［ Ｊ］ ．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１９９８， ２１ （ ３）： １２９ － １３１． （ Ｗａｎｇ

Ｗａｎｚｏ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９８， ２１（３）： 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 ］ Ｂｅｒｇｅｒｏｎ 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ＩＳＴ），１９９６，３１： ２６３－３００．

［１４］ 马费成， 王晓光．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及国际前沿：情报学研究进展［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 Ｍ］．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１５］ 朝乐门． 数据科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１６］ Ｓｐｒｅｈｅ Ｊ Ｔ． ＯＭＢ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Ｎｏ． Ａ－１３０，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８７， ４（２）： １８９－１９６．

［１７］ Ｎｉｅｄｅｒｍａｎ 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ａｕ Ｊ Ｃ， Ｗｅｔｈｅｒｂｅ Ｊ 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１： ４７５－５００．

［１８］ Ｐｅｔｔｅｒｌｅ 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ｐｅｅｄ： ｉｓ ｙｏｕｒ ｂｒ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ｅｎｏｕｇｈ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ｍ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ｐｅｅｄ⁃ｉｓ⁃ｙｏｕｒ⁃ｂｒ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ｅｎｏｕｇｈ⁃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１９］ Ｈｏｒｔｏｎ Ｆ Ｗ 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１９７９．

［２０］ Ｎａｕｒ Ｐ．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ｉｔｔｅｒａｔｕｒ ＡＢ： １９７４．

［２１］ Ｏｖｅｒｔｏｎ Ｊ． 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 ｉｎ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Ｒｅｉ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ｃ，２０１６：１２．

［２２］ 朝乐门．数据科学理论与实践［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２３］ Ｇａｒｔｎｅｒ．Ｈｙｐｅ ｃｙｃｌｅ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３３８８９１７ ／

ｈｙｐｅ⁃ｃｙｃｌｅ⁃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 朝乐门，邢春晓，张勇． 数据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Ｊ］ ． 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８，４５（１）：１－ １３．（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

Ｘｉｎｇ Ｃｈｕｎｘｉ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４５（ １）：

１－１３．）

［２５］ Ｓｐａｃｅｙ Ｊ．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ｃｏｍ ／ ｄａｔ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叶鹰，马费成．数据科学兴起及其与信息科学的关联 ［ Ｊ］ ．情报学报，２０１５ （ ６）：５７５ － ５８０． （ Ｙｅ Ｙｉｎｇ， 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０４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四○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４０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６）：５７５－５８０．）

［２７］ 朝乐门，卢小宾． 数据科学及其对信息科学的影响［ Ｊ］ ． 情报学报，２０１７，３６（８） ： ７６１－７７１． （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

Ｌｕ Ｘｉａｏｂｉｎ．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６（８）：７６１－７７１．）

［２８］ Ｒｏｗｌｅｙ Ｊ Ｅ．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Ｋ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３３（２）：１６３－１８０．

［２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２０］．ｈｔｔｐ： ／ ／ ｄａｖｉｄｇｉｌｄｅｈ．ｃｏｍ ／ 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ｂｉｇ⁃ｄａｔａ．

［３０］ 孟广均． 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８９ － １２１． （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８９－１２１．）

［３１］ 霍国庆，孟广均，王进孝，等． 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升华 ［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２ （ ４）： ２６ － ３９． （ Ｈｕｏ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Ｍ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ｘ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ＩＲＭ［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２（４）： ２６－３９．）

［３２］ Ｌｅｏｎｅｌｌｉ 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 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３（１）：１－３．

［３３］ Ｋｕｈｎ Ｔ 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３４］ 马费成． ＩＲＭ－ＫＭ 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Ｍａ Ｆｅｉｃｈｅｎｇ． ＩＲＭ⁃ＫＭ 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Ｗｕｈａ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３５］ Ｈｅｙ Ｔ， Ｔａｎｓｌｅｙ Ｓ， Ｔｏｌｌｅ Ｋ 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Ｍ］． Ｒｅｄｍｏｎｄ， ＷＡ：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３６］ Ｓｗａｎ Ｍ．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ｅｌ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Ｊ］ ．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２０１３， １（２）： ８５－９９．

［３７］ Ｐｏｗｅｒ Ｄ Ｊ．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２５

（２）： １４９－１５４．

［３８］ 朝乐门． 数据连续性：未来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Ｊ］ ． 情报学报，２０１６，３５（ ３）：２２７－ ２３６． （ Ｃｈａｏ Ｌｅｍｅｎ．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５（３）：２２７－２３６． ）

［３９］ Ｐａｔｉｌ Ｄ Ｊ． Ｄａｔａ Ｊｕｊｉｔｓｕ：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Ｍ］． Ｏ􀆳Ｒｅｉ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ｃ．， ２０１２．

［４０］ Ｗｉｃｋｈａｍ Ｈ． Ｔｉｄｙ ｄａｔ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４， ５９（１０）： １－２３．

［４１］ Ｒｕｈｅ Ｇ．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４， １（１－２）： ９９－１１０．

［４２］ Ｇａｒｔｎ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 ０９－ 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ｌｉｃｋｒ．ｃｏｍ ／ ｐｈｏｔｏｓ ／ ２７７７２２２９＠

Ｎ０７ ／ ８２６７８５５７４８．

朝乐门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４）

０４２


